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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砰”……
发令枪响，英雄湖畔的橙色

栈道上，涌入色彩斑斓的人流，
沿着蜿蜒曲折的栈道，一路奔
流，漫过竹林，洇过坡谷，流过
村庄……

这是周末的一个清晨，慈城英
雄湖畔正举办“毅冉・山道少年”
宁波山地越野系列赛。比赛分为
10公里个人组和6公里亲子组，参
赛选手为7岁到15岁的少年。

10公里个人组是独立与野
性完美释放的组别，不是我等体
力有限的人可以跟拍的对象。
于是，我提着相机进入南联村，
去混合赛道蹲守。

村后的山坡上，已有选手陆
续从山上下来，经过补给站，一
路上坡，在傅家古井拐弯，沿石
阶进入林地。

这是一段杂竹丛生的野路，
红色指示带在绿竹间飘荡。白
短裤女孩的小辫子，在婆娑的竹
影间左右甩动，快活得像出笼的
小兔子。有男孩一路跳跃前行，
敏如猿猴，像有使不完的劲。紫
衣小女孩，大概是第一次走这种
野路，一路小心翼翼，爸爸用一
截竹竿拉着她出了野林。

眼前是一片坦阔的沙石
路。早晨的阳光铺在路面上，灼
灼闪光，也落在小小的脊背上。
小选手们微弓着身，沿斜坡上
行。初时的叽叽喳喳声少了。

进入竹林，青竹连绵，清凉
无比。之字形的黄土小路像天
上垂下的梯子，陡陡地悬在竹
林间，令人望而生畏。有力竭
的小孩子化身壁虎，软软地趴
到爸爸的背上；有被家长一路
提溜着上坡的，往地上一放，长
长地舒了口气，整个人都松弛
下来；也有人是嬉笑打闹着上
的坡——一个瘦小的十来岁小
男孩，像推着一辆无法发动的老
爷车，一路推着妈妈拐弯上坡，嘴
里还不停地喊着：“加油，加油。”

终于到了山顶。白短裤女
孩的小辫子似乎失了昂扬的斗
志，不再左右摆动，只老老实实
地垂在耳际，泛着晶莹的汗光。
竹林间的身影，已失却初时的灵

动。一个7岁的小女孩叫喊口
渴，爸爸立马弯下腰，手握背包
肩带上的奶瓶，送到孩子嘴边，
孩子一口含住奶嘴，吸得“咕咕”
有声。

看到我们蹲在路边拍照，
有妈妈拉着双胞胎女孩冲我们
跑来，嘴里叫着：“摄影师，给我
们拍张照片吧。”

选手们还在爬坡，下坡，不
断穿梭。我们从山顶折返，来到
村里服装店旁——这里是赛道
出口。一对三四岁的双胞胎女
娃，正与志愿者一起守在指示牌
下，给选手们呐喊助威。看到有
人从山上跑下来，她们赶紧从折
叠椅上起身，攥紧小拳头大叫：

“加油！加油！”这稚嫩的助阵
声，无疑有着巨大的魔力，不仅
引得大人纷纷侧目点赞，也让小
选手们滞重的双脚一下子变得
有了力量。

下来一个7岁的小男孩，让
我印象深刻。6公里的翻山越
岭，全程没背也没抱。脸色发
白，眼神倦怠，仿佛多动一下都
要耗费全身力气。他的脚步机
械地跟着爸爸挪动，往哪走，怎
么走已不再关心，对双胞胎萌娃
的“加油”声也毫无反应。但依
然一步不落地紧跟着。

在距离终点500米的混合
段，我再次碰到那个白短裤女
孩。她的手里攥着一把小野花，
小辫子被汗水濡湿，一缕一缕地
粘在一起，脖子、额头挂满了汗
珠，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她脸色
潮红，脚步沉重。我问她还能跑
吗，她点点头：“还能坚持一下。”

终于，听到终点的喧嚣声，
啦啦队的塑料板打得尤其热
烈。这是世上最美妙的声音！
一路苦旅终将结束。白短裤女
孩的眼睛亮了，小小的手臂用力
摆动，小辫子再次左右甩动，她
扬着手里的小野花，向着终点不
断跳动的计时器飞奔而去。

对她来说，名次已不再重
要，那束小野花就是最好的奖
牌。越野赛教给孩子的，不是生
活一路轻盈，而是如何与自己的
无力感和平相处。

黄姨家的昙花开了。那六株
昙花养在陶瓷盆里，叶片肥厚修
长，边缘带着细微的波浪纹，倚在
绿化带香樟树的阴凉里。这是我
第五年看昙花开。黄姨夫妻俩自
从城东老宅拆迁后，便搬到了我们
小区居住。

第一次看昙花是深夜11点，
当时只有我一人。花苞初绽时，散
发出缕缕幽香。我从没见过这么
美的花，花蕊细腻嫩洁，这份难以
形容的静美，冲淡了我深夜独处的
不安。那夜的花，像是特意开给我
一个人看。心里欢喜，想找人分
享，又碍于夜深，只好忍不住连发
了好几条微信朋友圈。我不禁暗
自思忖，有些美，本就适合在深夜
独自欣赏。

第二次看昙花，恰逢国庆与中
秋双节同至。黄姨的儿子带着女
儿从杭州回来，邻居陈医生也在，
我们围着昙花说说笑笑，不知不觉
竟看了一个多钟头。

只见硕大的花苞徐徐绽放，花
瓣宛若素绢。花蕊缓缓探出来，丝
丝缕缕，金黄细密，漫出幽微的香
气。张伯举着手电筒，黄姨摇着蒲
扇轻声说道：“这花啊，是跟着我从
福州过来的。当年在部队，他是军
人，我是卫生员。”张伯在一旁笑着
接话：“她舍不得这花，复员的时
候，就用脸盆装上土，抱着昙花挤
火车，一路把它带回了慈溪。”黄姨
又说，儿子出生那年，也正是这盆
昙花落户慈溪的第一年。昙花抽
出新枝，家里添了孩儿。儿子就在
昙花一年一度的盛放中长大，成家
立业。这花，俨然成了岁月的记录
者。黄姨笑着打趣：“这昙花，和我
儿子是同龄呢。小金，你知道吗？
今年它提前绽放，算是花传喜讯，
我孙女刚刚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我满心惊叹，这株昙花已有五十四
年花龄，怪不得枝叶长得比我人还
要高。

黄姨也曾送过我一盆昙花幼
苗，还叮嘱我：昙花上午可以晒太
阳，午后切忌暴晒，不然容易晒伤
叶片。我暗自思忖，我家东阳台的

环境，恰好适合养它。可我养到
第三年，眼看就要开花时，不知哪
根筋搭错，竟把昙花搬到了楼
下。后来不知被哪个顽皮的孩子
拧断了花剑子。从那以后，我的
这盆昙花再也没有开过。我常感
慨：怕是花儿也伤了心，终究是我
没有照顾好它。

夜色渐深，赏花兴致正浓，四
周幽香浮动。夜深露重，花朵开到
极致，花瓣边缘渐渐透出倦态。黄
姨打了个哈欠。张伯见了，低声劝
道：“太晚了，上楼休息吧。”黄姨点
点头，又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月光
下灵动的花影。

花随人辗转，人伴花老去。五
十四载寒暑更迭，花盆换了一次又
一次，盆土也几番更换，这株昙花
依旧开枝散叶，生生不息。黄姨夫
妇也如这昙花一般，在慈溪这片土
地上扎下了根。张伯复员后进入
政府部门工作，黄姨则进了医院，
二人将青春与汗水，都融进了这座
小城。日子像流水般缓缓淌过，有
过艰辛，有过平淡，更多的是三餐
四季、朝夕相守的温情。身形高
瘦、气质儒雅的张伯做事雷厉风
行，平日里爱练字写诗，也喜欢侍
弄花草。黄姨面容白皙、性情娴
静，总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退
休之后，两人更是形影不离，出双
入对。黄姨说，儿女们反复叮嘱，
年纪大了，出门一定要有伴，不能
单独行动。我为此写了一首七律：

“晶盈粉嫩白如玉，恰是月中仙子
来。淡淡生辉姿旖旎，浓浓洋溢韵
徘徊。多闻美景幽香拂，少见深情
斜影偎。虽说昙花皆一现，相濡以
沫爱梯媒。”

昙花的优雅与静美，宛如被月
光轻轻收起的梦境。如今，黄姨夫
妇搬去杭州和儿女同住了。她特
意说留了一盆昙花让我去取。我
终究不忍让这花离开原本生长的
地方，便一直没有前去。何况我楼
上已有一盆昙花。我相信，随着时
间的流转，它终会绽放，而这，也需
要我拿出足够的耐心，悉心照料，
静静等待花开。


